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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寻童年荠荠菜
◎赵锋

不知为什么，自从半月前
牵着小女儿在集市上称了几
斤荠荠菜回家包了一顿饺子
后，这些天，几乎夜夜梦见儿
时和小伙伴挖荠荠菜的欢快
场景。

草长莺飞二月天。儿时，
每逢春姑娘降临大地，对土生
土长的农村孩子来说，那一碧
万顷的麦田，就成了我们天然
的乐园。迎着柔柔的春风，在
麦田跑来跑去放风筝 ；披着

融 融 的 春 阳，
在 麦 田 翻 来
覆 去 打 滚 ；
和 着 悠 扬 的
笛声，在麦田

尽 情 载 歌 载
舞 …… 其 中，

最令人开心的莫
过于在麦田寻来

找去挖荠荠菜。
记忆中，下午放学

后，我们就两个一伙，三个
一群，挎着草笼、带着小铲去
麦地挖荠荠菜。那个时候，旺
盛的麦苗下，平铺着杂七杂八
的野草，荠荠菜就隐藏在野草
丛中，有的小伙伴既挖野草又
挖荠荠菜，而我和建弟、建科、
建涛、建辉专挖荠荠菜，因为
我们都特爱吃荠荠菜。    

建弟不仅是我们的娃娃
头，而且是大家公认的故事
大王，我们挖荠荠菜时，他给
我们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武松醉打蒋门神》 《智取威虎

山》 《白娘子水漫金山寺》等故
事，我们的思绪一会儿随他腾
云驾雾，一会儿又随他沉水入
海，个个听得如痴如醉。建弟
抓住我们爱听故事这一喜好，
就趁机巧夺我们的战利品。正
当我们听得入神时，他突然中
断，为了得知故事结局，我们不
情愿地将好不容易挖来的荠
荠菜，放进他的草笼里。这样，
每天付出同样的劳动，他却成
了我们当中收获最多的。 

童 年 的 春 天，是 被 荠 荠
菜染绿的春天。那嫩绿的荠荠
菜，经过母亲巧手加工，变着
花样成了全家整个春天可口
的饭菜。母亲将挖回的荠荠菜
择洗干净，煮熟后加入蒜泥，
撒点辣椒面，再用滚沸的油
一泼，然后放入盐、醋、香油等
调料均匀一搅，一大盘香味飘
溢的荠荠菜刚往桌上一摆，我
和弟弟就争抢着用筷子夹起
往嘴里塞。令我和弟弟垂涎欲
滴的还有母亲用荠荠菜烙的

锅盔。母亲将荠荠菜切碎，混
杂在和好的面中，然后揉成光
滑的面团，用擀面杖擀成圆
饼，放在锅内用文火烙熟，这
样的锅盔，吃起来脆中带筋，
越嚼越香。与此做法相差无几
的还有母亲用荠荠菜擀的面
条。同样，母亲将荠荠菜切碎
混杂在和好的面中，然后不停
揉，再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薄
擀均匀，用刀切成宽窄不同的
面条，这样平时的白面条就变
成了绿面条，用水煮熟后，我
和弟弟争着吃了干面，又抢着
去吃汤面。当然，至今令我们
赞不绝口、回味无穷的，是母
亲用荠荠菜包的饺子，皮薄馅
鲜，色味俱佳，吃了这顿还盼
下顿。

上个周末，回到老家，村
口那棵儿时的桃树依旧怒放，
成片的麦田还是儿时那般一
碧万顷，我仿佛看到一群童真
的少年，在那碧绿的麦田里，
寻来找去挖荠荠菜。

紫花苜蓿醉流年
◎孙江林

在 寒 意 中 能 感 知 春 天
的暖意时，就到了剜苜蓿的
时节。

儿 时 每 逢 这 时 节，母 亲
就会说 ：“你们到佛桥沟去
剜苜蓿，回来娘给咱做苜蓿
菜片片面。”于是大哥找到竹
笼和旧书包，拿上用旧布包
裹了半截的刃片和用旧牲口
掌在一端外侧打磨开刃的小
刀，让我挑选，然后往佛桥沟
西的苜蓿地走去。渐暖的阳
光将还没长出叶子的树的影
子投在门前的土地上，几只
出架的鸡在门前的猪圈和尚
未返青的干草中寻找食物。

在路上我们遇到许多邻
居，多是孩子，也有妇女。到
地里，遍地已是剜苜蓿的人。
苜蓿发了寸把长的新芽，长
出三两片绿油油的叶子，我
们便用刀子旋切，剜出一把
可真不容易。我跟在大哥的
后面，一会要刃片，一会儿要
铁掌，总认为大哥手里的工
具好使，出活儿。但不管怎么
样，最后还是大哥剜得比我

多，我只好把自己剜得不多
的苜蓿坚持倒进大哥的竹笼
里，回家说这是我们两个人
的劳动成果，大哥也只是抿
嘴一笑。

母亲擀好面，便开始烧
水，水 开 后 下 面，然 后 在 锅
里撒上淘洗过的苜蓿，那种
白绿相间的片片面，吃起来
甭提有多香了。苜蓿生长得
很快，到四月份就能藏得住
野鸡和野兔，我们到苜蓿地
很快就能撅出成篮成包的苜
蓿。母亲这时喜欢煮拌有豇
豆或黄豆的小米干饭或稠糁
子，将苜蓿择拣后冲洗干净，
开水焯熟，用笊篱捞出，双手
挤出菜团子中的水，在瓦盆
里用盐醋油辣子搅拌调和，
吃小米干饭或糁子时，就上
一疙瘩苜蓿，那种香真是透
心透肺。当然队里种苜蓿并
不是为了吃菜。苜蓿随后生
长越来越快，到六月份能长
到一米多高，开出紫色的小
花来，此时各种蔬菜都有了，
苜蓿也老了，只能喂牲口。我

过 去 常 随 大 哥
到佛桥沟边割
枣柴，或与润
文、炳 生、西
勋一起到佛
桥 沟 边 掏
松 鼠，至 今
还清楚记得
喂 养 牲 口 的
润 文 的 父 亲
和炳生的父亲
挑担割苜蓿的情
景。秋冬天，苜蓿割
完 了，他 们 就 挖 苜 蓿
的 根，每 天 只 挖 一 两 担，
苜蓿根打捆后，两个老人坐
在脱下来的鞋上抽一两锅旱
烟，然后将苜蓿根挑到饲养
室，用木质的榔头砸扁，用铡
刀切碎，喂牛。

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
回忆，已变得缥缈而遥远。后
来，我和大哥、三弟陆续考上
大学，在城里安家落户。在城
里偶或也能吃到苜蓿，但我
们依旧怀念曾给我们留下美
好回忆的紫花苜蓿。后来三

弟媳妇对父亲说，希望家里
在门前能种一点苜蓿，父亲
竟 找 来 种 子，种 了 二 分 地。
大哥、三弟都吃到过这个苜
蓿，由 于 我 生 活 工 作 在 南
京，暑 期 回 家 苜 蓿 已 老，没
有 机 会 再 品 尝 儿 时 吃 过 的
苜 蓿 的 美 味。去 年，父 亲 母
亲竟先后离世，老家门口的
苜蓿我们依旧保留，现在一
定又发芽了……

清甜爽口有榆钱
◎王商君

当春风吹拂大地，万物复
苏，漫山遍野的嫩芽和新枝郁
郁葱葱，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
的春日图景。人们趁着春光奔
向大自然，去田野找寻心向往
之的野菜了。

在我的记忆里，过去物质
紧张的年代，野菜是全家生活
最重要的副食。那时候庄稼地
里的野菜都被剜个精光，为了
吃香椿、槐花、榆钱，树枝也被
捋得光秃秃的。那段苦涩的岁
月，至今让人不愿意提起，有些
年岁的人，对于野菜的记忆都
与饥饿有关。后来，粮食充足
了，人们也不再饿肚子了，野菜
渐渐远离了我们的生活，更多
的蔬菜和美味走上餐桌，丰富
着我们的味蕾。

“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

携筐摘榆钱。”榆钱，形状
似铜钱，但比铜钱小，

一串一串的，其名就
是这样来的，由于

它 谐 音“ 余 钱 ”，
因而就会被人惦
记。鲜嫩的榆钱
含 有 丰 富 的 营
养物质，它的食
用价值很高，还
有健脾安神、清

心 降 火、止 咳 化
痰、杀虫消肿等药

用功效。
春日漫步在村庄，

为数不多的那几棵老榆
树，榆钱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

枝条上，随着轻风摇曳着。如今
的孩子已经不像我们小时候那
样嘴馋，他们对这丰盛的榆钱
竟然无动于衷。而我们小时候，
不等榆钱完全成熟，就迫不及
待地采摘了。刚从树上摘下的榆
钱，顾不得冲洗，直接塞得满嘴
都是，那甜甜的味儿顿时传遍全
身，让人舒坦之极，感到幸福无
比。吃得差不多了，就把多余的
榆钱拿回家做成榆钱饭，为全家
人改善伙食。

如今人们采摘榆钱，大多
还会做成野味美食——榆钱
饭。将榆钱拌上面粉、蛋清，上
锅蒸熟，再配上食盐、醋、辣椒、
生抽、葱、姜、蒜等调制的蘸汁，
鲜香爽口，一顿别样的榆钱美
餐让人大快朵颐。这沾满记忆
的野菜，再次成为人们餐桌上
的新宠。

春回大地，草长莺飞，
处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野菜与春天相约归
来，激活了人们品
味鲜美爽口的味
蕾，也 撩 起 了 文
人春意盎然的诗
心。让我们走向
田野，沐浴这春
光的灿烂、品读
诗词的浪漫、寻觅
野菜的芳香……

翻 开 古 诗 词
典 籍，随 处 都 可 寻
见 野 菜 的 身 影，其 中
最为常见的莫过于芦蒿
了。它 最 早 见 于《 诗 经·小
雅》：“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悠然闲适的田园乡间，几只小
鹿漫步于原野，时而抬头引吭
高歌，时而低头细细咀嚼青青
的芦蒿。寥寥几个字，一幅宁
静致远的田园风光图就呈现
眼前，那灵动的鹿，那清香的
芦蒿，令人心醉神往。诗经《国
风·召南·采蘩（fán）》也提及：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
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
于涧之中。”“蘩”，蒿也，可见
古人也品尝过芦蒿的美味。

刚 入 春 不 久，田 畦 阡 陌
就露出芦蒿那倔强的身影，丛
丛嫩绿迎着山风浅吟低唱。一
场春雨过后，根根纤细的绿叶
便使劲向上生长着，不几天，
便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珍肴。在
古人的诗词歌赋里，赞美芦蒿
的随处可见。陆游诗云 ：“如
何蓬莱又已浅，忽见平地生藜
蒿。”曾任职凤翔的苏东坡除
写有“久闻蒌蒿美，初见新芽
赤”的诗句外，还曾在《惠崇春

江晚景》中写道 ：“蒌蒿满地芦
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其中
的蒌蒿和前述的藜蒿即芦蒿，
读着这脍炙人口的诗句，感觉
芦蒿那鲜香便在口齿间氤氲。

芦蒿有青蒿、白蒿等多种，
口感清香嫩脆，不仅含有维生
素和钙、磷、铁、锌等多种元素，
还有清热解毒、平抑肝火、祛风
湿、消炎、镇咳等药用功效，对
降血压、降血脂、缓解心血管疾
病均有较好的食疗作用。在西
府人的餐桌上，芦蒿有多种吃
法。青蒿最常见的做法是和腊
肉同炒，味道鲜美 ；与猪蹄合
炖，有美容养颜的功效。而白蒿
麦饭那就是春季的一道佳肴
了，还可焯水凉拌，就着淡淡的
药香，鲜美的味道沁人心脾，另
外还可晒干泡水喝，有护肝降
脂的功效。

伴着春日暖阳，携着一路
清香，芦蒿从古诗词间走进我们
的心里，清香淡雅，滋味绵长。

鲜嫩椿芽香齿颊
◎王卉

春雨过后，香椿树冒出
了一丛丛的嫩芽，在人们的翘
首以盼中，一簇簇紫红渐渐长
大。没几日，人们的餐桌上便
多了一盘盘美味，红油香椿、
香椿拌豆腐、香椿炒蛋……无
论如何烹制，香椿总是这个季
节里最出众的味道。

长 在 房 前 屋 后 的 香 椿

树，本 也 不 稀
罕，但一年只
有 这 时 才 显
得珍贵异常，
只 因 它 包 揽
了 早 春 的 全

部 气 质，为 人
们 带 来 一 份 久

违的神清气爽。吃
香椿全凭一个“鲜”

字，若“过气”便不受待
见了，所以这道春菜一上

市，就颇受人们青睐，连人工
种植的香椿芽也成了畅销品。
此时，市场中平日那些气味
相投物以类聚的春韭、小蒜、
香葱，也不愿与香椿“并驾齐
驱”，因为无论谁在它旁边，都
会黯然失色。

香椿因其时令短而身价
倍增，人们便想方设法使它
长久保鲜。在没有冰箱冷库

等现代化设备的古代，美食
家发挥才智，将“香椿细切，烈
日晒干磨粉”，待到用时，捏取
一撮“椿粉”入菜，整道菜虽不
见椿但香气不减，如此别致的
吃法保留了香椿的精华，更解
决了喜“椿”人一年只吃一季
的遗憾。独独留取香椿的香气
显然不能满足人们，在对食材
求“鲜”的探索之路上，形味俱
佳才是上乘之品。今天我们在

《农圃便览》中，还能读到古人
保鲜“香椿芽”的完整流程 ：

“香椿芽取肥嫩者浸腌器内过
宿。次日取揉，每日三次……”
十多日反复腌泡晾晒，必要时
还需炉火焙之，工序如此繁
琐，而人们仍不厌其烦地炮
制，这种对鲜味的孜孜以求，
正是对质朴生活的一片初心。

在 今 天，食 材 保 鲜 已 不
再大费周章，富含营养的鲜

嫩香椿芽作为主角，已演绎
出复杂多变的菜式。这其中
最让人留恋的，还是回忆的
味道、怀旧的味道……柔软
的香椿炒蛋里有着许多人的
温馨记忆，而泛着油光的香
椿芽裹上蛋液一炸，那将是
另一番酥脆可口的体验。香
椿与鸡蛋这对好搭档，深度
诠释了经典的创新表达，只
需简单调整，就呈现出了不
同风味，变化出了不同气质。

其实，即便同样的食材，
每一次的精心制作都不只是简
单的重复，它包含着人们对生
活的热爱，并潜移默化地传递
给每个品尝它的人，而香椿这
般的食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它仿佛一个纽带，联结着说着
乡音的游子与他心底眷恋着的
故乡，联结着纯真无忧的过往
与创意无限的未来。

青青芦蒿品诗香
◎段序培

三月野菜香


